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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
朋
友
乘
周
末
到
廣
州
閒
逛
了
兩
天
。
三
年
沒

去
，
中
間
又
有
亞
運
，
多
了
不
少
新
建
設
，
包
括
一

幢
外
牆
大
隻
字
寫

IFC

的
高
級
商
廈
！

這
種
閒
逛
少
不
了
飲
飲
食
食
，
又
去
新
張
不
久
的

﹁
方
所
﹂
書
店
看
看
，
再
在
大
劇
院
一
帶
的
﹁
新
填
地
﹂

冒

微
雨
散
步
，
還
進
了
附
近
的
麗
嘉
酒
店
︵
叫
廣
州
富

力
麗
斯
卡
爾
頓
︶
喝
咖
啡
，
之
前
卻
誤
闖
進
一
座
非
常
漂

亮
的
建
築
物
，
以
為
就
是
酒
店
，
卻
仍
在
裝
修
中
。
問
工

人
，
原
來
是
新
的
廣
州
圖
書
館
，
遠
看
好
比
一
本
本
灰
色

的
書
疊
在
一
起
，
作
波
浪
形
，
窗
戶
聰
明
地
藏
在
書
本
之

間
。
不
過
，
不
知
道
將
來
的
營
運
維
修
會
是
甚
麼
局
面
。

這
些
搞
不
好
，
再
美
麗
的
建
築
物
也
是
枉
然
。

然
後
去
了
雷
聲
大
雨
點
極
小
的
﹁
方
所
﹂
書
店
。
我
們

本
來
打
算
各
有
各
逛
，
相
約
個
半
小
時
後
在
書
店
的
咖
啡

室
等
，
但
不
一
會
就
逛
完
了
，
後
來
還
是
在
外
面
的
名
店

裡
碰
上
的
，
似
乎
名
店
值
得
看
的
東
西
更
多
。
不
過
我
們

都
買
了
書
，
朋
友
買
了
日
本
建
築
師
的
書
和
貓
書
，
我
買

了
黃
愛
玲
談
電
影
的
簡
體
版
，
和
很
高
興
找
到
一
本
成
公

亮
的
古
琴
書
。
不
過
我
們
沒
有
在
店
裡
喝
咖
啡
，
因
為
那

天
剛
巧
台
灣
導
演
魏
德
聖
有
個
講
座
，
他
坐
在
咖
啡
店
接

受
媒
體
訪
問
，
人
很
擠
，
小
孩
又
爬
上
放
糕
點
的
玻
璃
櫃
，
看
了
有
點

倒
胃
口
，
便
轉
到
外
面
的
果
汁
店
喝
花
茶
。

後
來
我
們
到
西
關
走
走
。
那
邊
有
個
西
關
大
宅
博
物
館
，
深
而
陰

涼
，
既
有
傳
統
祖
先
神
樓
，
也
有
洋
法
繪
花
教
堂
琉
璃
窗
，
還
有
電
唱

機
、
小
鋼
琴
。
我
媽
三
十
年
代
就
是
在
這
種
環
境
長
大
的
一
位
小
姐
，

外
公
經
營
手
巾
廠
，
雖
未
算
鐘
鳴
鼎
食
之
家
，
但
媽
十
六
歲
前
也
不
曾

入
廚
房
，
更
不
懂
﹁
煲
水
﹂，
竟
日
繡
花
寫
字
，
讀
書
遊
玩
，
過

活

潑
精
緻
的
嶺
南
生
活
，
哪
想
到
馬
上
就
是
戰
亂
和
不
能
逆
轉
的
坎
坷
。

後
來
我
們
走
很
遠
的
路
，
找
到
一
家
餐
廳
，
本
來
要
點
叉
燒
的
，
因

為
太
晚
已
經
賣
光
，
便
要
了
淨
炒
米
粉
和
炒
飯
。
都
炒
得
很
乾
身
，
味

和
而
淡
，
夠
熱
。
這
裡
面
有
種
綿
綿
心
意
，
是
香
港
再
找
不
到
的
。
單

這
幾
點
，
就
喜
歡
廣
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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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王
曉
鏵

綿綿心意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家
住
體
育
場
邊
，
春
來
倚
窗
而

望
，
總
能
眺
見
藍
天
白
雲
下
飄
動

十
幾
或
數
十
羽
色
彩
鮮
艷
的
紙
鷂
。

雖
然
它
們
飛
得
高
高
，
似
親
吻
到
了

雲
彩
，
我
猶
能
極
目
看
清
其
形
態
，

有
沙
燕
狀
、
有
鷂
鷹
態
、
有
蝴
蝶
形⋯

⋯

有

時
還
有
長
長
的
飛
龍
紙
鷂
，
甚
是
壯
觀
。

我
有
時
會
循
跡
到
體
育
場
去
尋
找
偌
多
紙

鷂
的
主
人
，
哦
哦
，
大
多
是
上
了
年
紀
的

老
人
，
皆
轉
動

線
盤
，
收
放
自
如
牽
引

紙
鷂
，
自
在
悠
閒
，
似
把
一
顆
顆
不
羈

的
心
也
放
飛
到
了
天
際
雲
表
。
這
是
一
幅

最
春
光
明
媚
、
吉
祥
和
諧
的
畫
圖
，
在
現

如
今
的
許
多
城
市
都
能
看
到
。
看

，
我

也
有
點
躍
躍
欲
試
，
設
想

去
覓
得
一
羽

美
麗
的
紙
鷂
，
不
辜
負
了
這
大
好
春
光
。

遙
想
我
孩
提
時
，
每
年
春
風
駘
蕩
的
日

子
裡
都
會
在
家
鄉
姑
蘇
的
城
牆
上
去
放
紙

鷂
的
。
那
時
體
育
場
地
之
類
的
空
曠
地
不

多
，
蘇
州
到
處
是

小
巷
，
到
處
是
雜

亂
的
電
線
桿
，
是

無
法
放
縱
紙
鷂
愜

意
飛
翔
的
，
放

，
就
會
纏
掛
到

電
線
上
，
所
以
那

時
城
裡
的
電
線
經

常
有
紙
鷂
纏
掛

，
一
霎
風
雨
，

便
零
亂
破
落
。
因

此
，
我
們
寧
肯
趕

遠
路
到
周
圍
的
城

牆
上
去
放
紙
鷂
。

那
時
蘇
州
的
城
牆
完
整

，
八
大
城
門

差
不
多
都
貫
通

，
據
說
從
兩
千
多
年
前

伍
子
胥
﹁
相
土
嘗
水
、
象
天
法
地
﹂
築
城

以
來
沒
有
遷
移
過
。
城
牆
很
雄
偉
、
很
高

大
，
在
城
牆
上
放
紙
鷂
了
無
牽
掛
，
有
時

放

放

，
不
經
意
間
就
從
一
座
城
門
放

到
了
另
一
座
城
門
，
五
六
里
路
一
帶
而

過
。
在
城
牆
上
放
紙
鷂
無
拘
無
束
，
可
以

看
護
城
河
裡
漂
動

的
白
帆
，
可
以
看
城

外
大
片
金
黃
的
油
菜
和
碧
綠
的
麥
苗
，
還

能
見
到
轟
鳴
而
過
的
火
車
，
自
然
，
城
裡

高
聳
的
寶
塔
，
甚
而
臨
近
城
牆
的
園
林
都

能
一
目
瞭
然
，—

—

一
邊
放
紙
鷂
，
一
邊

賞
風
景
，
應
是
兒
時
最
美
好
的
記
憶
啦
。

那
時
我
們
放
的
紙
鷂
遠
不
如
現
在
的
那

麼
精
緻
好
看
，
是
﹁
原
生
態
﹂
的
紙
鷂
，

卻
是
我
們
自
己
動
手
製
作
的
呢
。
到
竹
篾

店
去
討
上
幾
支
篾
片
，
用
線
紮
成
骨
架
，

再
用
漿
糊
糊
上
寫
大
楷
的
紙
就
算
是
紙
鷂

了
，
是
那
種
拖

一
根
尾
巴
的
最
簡
單
的

蝌
蚪
鷂
，
也
稱
瓦
爿
鷂
。
那
季
節
由
於

製
紙
鷂
的
孩
子
太
多
，
竹
篾
店
嫌
煩
，
就

不
肯
施
捨
竹
篾
，
百
般
無
奈
之
下
，
偶
爾

我
們
就
偷
偷
掰
取
馬
桶
刷
帚
上
的
竹
篾
來

充
數
，
但
那
是
不
能
讓
小
夥
伴
們
知
曉

的
，
否
則
會
遭
到
譏
笑
。
但
總
有
穿
幫
的

時
候
，
緣
為
家
長
們
在
每
天
刷
馬
桶
時
突

然
發
現
馬
桶
刷
帚
竹
篾
越
來
越
少
，
幾
近

﹁
禿
子
﹂
啦
，
於
是
就
嚷
嚷
，
就
查
驗
出
誰

的
紙
鷂
是
用
馬
桶
刷
帚
竹
篾
做
的
呢
。

指
導
我
們
製
作
紙
鷂
的
是
巷
子
裡
的
小

裁
縫
阿
發
。
阿
發
瘸

一
條
腿
，
是
條
光

棍
，
日
子
過
得
清
貧
，
為
人
卻
熱
情
，
尤

其
喜
歡
和
孩
子
們
作
伴
。
他
精
於
裁
縫
，

用
裁
剪
縫
紉
衣
裳
的
手
段
教
我
們
製
作
紙

鷂
，
紙
鷂
就
別
樣
的
精
當
，
跟
別
處
孩
子

製
作
的
紙
鷂
相
比
就
顯
出
了
優
勢
，
放
到

天
空
中
去
就
飛
得
高
遠
，
這
是
我
們
很
引

以
為
自
豪
的
。

通
常
在
一
個
春
季
裡
小
裁
縫
阿
發
會
幫

助
我
們
製
作
幾
茬
紙
鷂
，
頭
一
茬
製
作
的

紙
鷂
他
會
帶

我
們
上
城
牆
去
放
飛
，—

名
副
其
實
的
放
飛
，
剪
斷
鷂
線
，
讓
鷂
子

直
飛
天
庭
，
飛
得
無
影
無
蹤
。
他
說
，
這

叫
做
放
飛
﹁
晦
氣
﹂，
那
是
因
為
人
生
在
世

都
會
沾
染
上
許
多
晦
氣
，
每
年
都
放
一
次

晦
氣
，
這
一
年
就
沒
有
晦
氣
啦
。
年
少
的

我
們
不
解
何
為
﹁
晦
氣
﹂，
他
就
開
導
說
，

比
方
說
讀
書
的
孩
子
也
有
晦
氣
，
那
就
是

笨
、
不
開
竅
，
如
果
把
﹁
笨
﹂
放
掉
了
，

就
會
變
聰
明
的
。
其
時
我
們
在
讀
小
學
，

就
紛
紛
要
求
阿
發
把
我
們
的
﹁
笨
﹂
給
放

了
，
阿
發
很
認
真
地
在
我
們
各
自
的
紙
鷂

上
寫
了
﹁
笨
﹂
字
，
帶

我
們
登
上
城

牆
，
讓
我
們
一
齊
把
紙
鷂
放
起
來
，
飛
起

來
，
迎

﹁
嘩
嘩
﹂
的
春
風
愈
升
愈
高
，

便
取
過
小
剪
刀
，
卡
嚓
一
剪
，
那
迷
亂
的

紙
鷂
很
快
就
越
變
越
小
，
終
至
消
逝
。
家

長
們
知
道
了
我
們
放
﹁
笨
﹂
的
事
兒
後
，

偷

一
樂
，
繼
而
歎
口
氣
，
說
是
阿
發
的

用
心
是
好
的
，
但
能
管
用
嗎
？
要
不
然
，

阿
發
年
年
都
放
﹁
晦
氣
﹂，
卻
是
從
來
沒
有

放
走
過
。

紙鷂迷亂醉春風
吳翼民

琴台
客聚

文
字
名
家
李
碧
華
戲
問
：
﹁
為
何

蟹
字
是
虫
字
上
加
個
解
字
？
﹂
她
自

答
：
﹁
因
蟹
煮
熟
後
毋
須
使
用
工
具

很
易
把
肢
體
分
解
開
來
而
吃
之
。
﹂

此
說
可
作
解
釋
但
頗
勉
強
。
愚
見
認

為
此
是
指
蟹
未
煮
熟
之
時
，
因
張
牙
舞
爪

指
爪
尖
利
裝
入
籮
筐
及
運
輸
均
不
易
，
所

以
捕
捉
之
後
多
五
花
大
綁
才
起
運
。

北
人
吃
蟹
甚
少
似
粵
人
宰
殺
斬
件
甚
至

拆
肉
而
蒸
煮
，
多
是
原
隻
連
紮
蟹
草
繩
在

燙
水
中
煮
烚
熟
後
才
解
綁
，
所
以
此
物
解

而
後
吃
故
寫
為
﹁
解
虫
﹂，
又
必
在
滾
燙

水
中
烚
煮
後
吃
，
江
浙
一
帶
人
稱
之
為

﹁
大
閘
蟹
﹂
由
此
而
來
。

華
東
一
帶
之
湖
蟹
河
蟹
均
生
長
在
水
草

簇
中
，
漁
民
在
水
草
湖
底
河
底
捕
之
而
非

在
閘
中
養
豢
刮
捕
而
得
，
所
以
﹁
大
閘
蟹
﹂

是
煮
烚
之
形
態
而
非
由
水
閘
捕
之
形
態

也
。
這
是
本
人
吃
蟹
所
得
之
推
說
。
在
下

年
前
旅
陽
澄
湖
吃
蟹
，
吃
至
高
脂
肪
塞
血

管
引
來
極
度
腎
衰
竭
，
而
至
如
今
洗
腎
維
持
生
命
，

對
此
蟹
字
體
會
極
深
，
是
以
有
血
的
教
訓
也
︵
血
管

瘀
塞
而
來
︶。

正
宗
陽
澄
湖
蟹
是
蟹
螯
旁
之
絨
毛
潔
淨
，
蟹
腹
白

硬
光
滑
沒
有
淤
泥
。
因
陽
澄
湖
是
石
質
湖
底
，
水
草

由
石
縫
生
長
而
非
在
湖
底
泥
中
長
出
。
蟹
在
湖
底
爬

動
甚
耗
氣
力
，
所
以
肉
質
堅
實
膏
脂
特
厚
，
捕
捉
上

來
連
放
斜
的
白
滑
玻
璃
也
可
爬
動
，
為
別
處
之
蟹
所

難
做
到
。
近
歲
長
江
支
流
太
湖
南
北
以
至
安
徽
牧
牛

湖
也
出
產
甚
多
大
閘
蟹
，
味
道
亦
不
俗
，
但
到
底
和

陽
澄
湖
產
之
原
裝
貨
有
所
不
同
。

陽
澄
湖
是
陽
光
照
射
下
湖
水
清
澄
可
見
湖
底
，
所

以
早
年
很
多
人
寫
﹁
洋
澄
湖
﹂
是
讀
音
之
誤
。
近
五

十
年
不
少
華
東
黃
浦
江
之
淡
水
河
蟹
攀
在
遠
洋
輪
底

隨
船
運
帶
入
北
歐
荷
蘭
等
海
港
河
底
，
所
以
近
年
北

歐
也
有
華
僑
捕
到
中
國
式
河
蟹
。
華
人
父
老
們
烚
而

吃
之
大
讚
有
家
鄉
風
味
，
這
些
果
真
是
﹁
洋
﹂
澄
湖

大
閘
蟹
了
。
除
此
外
美
加
南
北
美
海
濱
淺
水
處
也
產

不
少
海
蟹
，
如
加
拿
大
之
皇
帝
蟹
、
長
爪
蜘
蛛
蟹
等

亦
相
當
肥
美
好
味
，
但
味
道
口
感
和
我
們
中
國
之
湖

蟹
大
不
相
同
。
其
他
如
海
南
島
鹹
淡
水
之
﹁
和
樂

蟹
﹂、
印
尼
之
﹁
睡
蟹
﹂、
法
國
之
﹁
泥
蟹
﹂
等
間
中

皆
有
運
港
出
售
，
均
只
能
說
﹁
蟹
蟹
不
同
﹂
而
不
能

說
﹁
一
蟹
不
如
一
蟹
﹂
也
。

蟹之篇
阿　杜

杜亦
有道

自
三
年
前
考
得
潛
水
牌
照
，
一
直
沒
有
太
多
機
會
下

水
練
習
，
乘

大
溪
地
之
旅
，
決
定
要
在
這
個
水
清
沙

幼
、
珊
瑚
處
處
、
魚
源
豐
富
的
人
間
天
堂
，
好
好
來
一

次
下
水
禮
。
由
於
友
伴
對
潛
水
興
趣
不
大
，
我
只
有
參

加
潛
水
團
，
在
酒
店
泳
池
複
課
一
小
時
後
，
與
法
籍
教

練
作
搭
檔
下
水
去
也
。

波
拉
波
拉
島
︵B

ora
B
ora

︶
雖
然
與
茉
莉
亞
島
︵M

oorea

︶

同
屬Island

型
的
島
嶼
，
波
拉
波
拉
除
主
島
外
，
卻
是
由
浮
出

於
海
面
的
環
礁
所
包
圍
，
環
礁
上
不
但
有
機
場
，
還
有
不
少

世
界
知
名
的
飯
店
進
駐
。
為
了
到
達
這
座
被
譽
為
﹁
大
溪
地

最
美
的
一
顆
珍
珠
﹂，
我
們
由
茉
莉
亞
島
搭
乘
國
內
班
機
飛
行

四
十
五
分
鐘
，
先
飛
抵
波
拉
波
拉
環
礁
上
的
機
場
，
再
搭
乘

二
十
分
鐘
左
右
的
接
駁
船
至
主
島
。

波
拉
波
拉
島
主
要
的
潛
點
都
處
於
環
礁
外
，
由
於
主
島
幾

乎
被
環
礁
與
極
淺
的
礁
湖
所
包
圍
，
只
剩
下
西
邊
的
水
道

T
eavanui

Pass

可
供
吸
水
量
較
深
的
船
隻
進
出
。
我
們
的
第
一

個
潛
點
便
是T

eavanui
Pass

，
下
水
後
能
見
度
並
不
是
非
常
令

人
滿
意
，
不
過
驚
喜
馬
上
接

而
來
，
當
大
家
在
逆
流
中
貼

沙
底
踢
進
時
，
導
潛
突
然
回
過
頭
來
比

魟
魚
的
手
勢
，

大
家
趕
緊
加
快
腳
步
趕
上
前
去
，
漸
漸
地
，
遠
方
出
現
模
糊

的
展
翅
飛
翔
身
影
，
隨

進
一
步
的
前
進
，
曼
妙
的
舞
姿
由

一
個
變
成
兩
個
變
成
數
十
個
，
一
群
約
二
十
多
隻
的
鷹
魟

︵E
agle

R
ay

︶
正
在
前
方
約
二
十
公
尺
處
的
空
中
，
以
優
雅
的
節
奏
慢
慢

地
揮
動
他
們
的
翅
膀
，
第
一
次
見
到
數
量
如
此
龐
大
的
魟
魚
中
隊
在
眼
前

曼
妙
地
飛
舞

，
精
湛
的
舞
姿
看
得
我
如
癡
如
醉
。

在
大
溪
地
潛
水
，
隨
處
可
見
鯊
魚
、
海
龜
以
及
整
片
的
梭
魚
群
。
梭
魚

雖
然
只
是
長
約
三
十
公
分
，
但
數
大
便
是
美
，
整
群
梭
魚
時
而
變
成
魚

牆
，
時
而
捲
成
龍
捲
風
狀
，
光
是
隊
形
的
變
化
萬
千
，
就
夠
令
人
心
滿
意

足
了
。
此
外
小
型
魚
類
的
數
量
也
非
常
驚
人
，
沿
途
各
式
各
樣
的
魚
類
總

是
塞
滿
整
個
視
線
範
圍
，
身
邊
一
群
一
群
的
魚
兒
從
沒
間
斷
過
，
感
覺
上

就
像
來
到
了
海
洋
樂
園
，
令
人
心
花
怒
放
，
這
次
大
溪
地
潛
水
之
旅
，
叫

人
難
忘
。

天堂潛水樂無窮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有
競
爭
才
有
進
步
。
有
競
爭
的
選

舉
才
能
體
現
民
主
精
神
。
香
港
第
四

屆
特
首
選
舉
在
即
，
三
名
候
選
人

中
，
有
二
名
是
中
央
首
肯
的
愛
國
人

士
。
在
千
二
名
選
委
中
，
二
人
各
有

擁
躉
，
他
倆
理
念
、
政
綱
也
各
有
水
準
。

在
近
二
個
月
競
選
過
程
中
，
雖
標
榜
﹁
君

子
之
爭
﹂，
但
實
質
競
跑
過
程
中
，
一
如
歐

美
民
主
選
舉
過
程
中
，
免
不
了
出
現
的

﹁
抹
黑
﹂、
﹁
爭
拗
﹂
等
現
象
，
吸
引
香
港

市
民
如
看
﹁
肥
皂
﹂
連
續
劇
十
分
投
入
。

一
時
之
間
﹁
政
治
新
聞
娛
樂
化
﹂
倒
也

相
當
熱
鬧
。
所
謂
民
意
調
查
各
有
結

果
，
然
而
，
如
看
賽
馬
賽
果
一
樣
，
雖

分
秒
不
同
，
惟
最
終
必
會
跑
出
勝
負
結

果
來
。
賽
馬
有
賠
率
有
賽
金
，
特
首
候

選
人
民
調
結
果
沒
賽
金
，
但
卻
有
比
賽

金
更
威
水
的
是
原
來
中
央
︵
阿
爺
︶
以

民
調
分
數
高
低
作
為
社
會
接
受
認
可
性

評
比
。
事
關
民
調
有
高
低
，
某
程
度
反

映
候
選
人
民
望
有
高
低
。
料
不
到
唐
、

梁
二
人
的
民
望
互
調
，
到
後
來
竟
是
梁
振
英
遙
遙

領
先
，
有
點
﹁
爆
冷
﹂
味
道
。
可
見
他
的
努
力
拚

勁
。雖

然
，
候
選
人
提
名
報
名
，
唐
英
年
支
持
者
眾
，

前
一
陣
子
，
常
聽
到
梁
營
呼
籲
支
持
提
名
。
殊
不

知
，
種
種
錯
綜
複
雜
的
選
情
令
人
目
不
暇
給
，
支
持

者
對
己
之
取
向
隨
情
而
變
。
三
月
初
抵
北
京
十
天
，

我
已
隱
約
感
覺
風
向
有
變
，
原
本
是
擁
躉
多
者
，
支

持
者
轉
向
，
甚
至
有
人
公
然
表
態
﹁
提
名
不
等
於
投

票
﹂，
兩
營
各
有
遭
遇
，
正
是
﹁
有
人
高
興
有
人
悲
﹂

矣
。
不
過
，
仍
然
有
堅
持
死
硬
派
死
撐
到
底
，
又
或

者
很
多
選
委
仍
未
真
正
定
取
向
。
有
一
小
撮
一
直
被

認
為
是
堅
定
的
愛
國
者
，
不
知
為
何
，
在
這
次
選
戰

中
，
擇
善
固
執
，
揚
言
﹁
投
白
票
﹂。
竊
以
為
，
身
為

選
委
肩
負
選
民
責
任
投
票
選
特
首
，
萬
不
能
不
負
責

任
投
白
票
，

為
港
穩
定
社
會
和
諧
更
不
希
望
出
現

﹁
流
選
﹂。
而
我
堅
信
不
會
﹁
流
選
﹂。
上
周
溫
總
理
談

到
香
港
選
舉
時
指
出
，
香
港
一
定
會
以
公
開
、
公

平
、
公
正
選
出
大
多
市
民
擁
護
的
特
首
，
被
解
讀
為

民
調
高
者
當
選
。
是
耶
？
非
耶
？
二
十
五
日
有
答

案
。 有人歡喜有人憂

思　旋

思旋
天地

讀
香
港
文
學
的
其
中
一
種
樂

趣
，
是
作
品
中
保
存
了
昔
日
香
港

的
地
方
描
述
和
民
間
故
事
，
雖
然

小
說
情
節
是
虛
構
，
但
有
關
地
方

描
寫
很
多
都
以
寫
實
筆
法
呈
現
，

所
以
真
實
性
很
高
。
文
字
記
錄
保
留
了

事
物
的
活
動
細
節
，
以
至
時
代
變
遷
和

人
間
的
互
動
關
係
，
能
與
影
像
的
記
錄

互
補
不
足
，
此
外
，
香
港
文
學
的
地
方

書
寫
由
於
屬
於
民
間
角
度
的
觀
察
，
而

且
經
過
作
家
以
文
學
手
法
作
藝
術
加

工
，
一
方
面
補
充
了
官
方
記
錄
的
不

足
，
另
方
面
也
比
官
方
記
錄
具
更
高
的

可
讀
性
，
而
所
引
發
的
感
染
效
果
也
更

佳
。有

更
多
具
體
例
子
可
資
說
明
，
例
如

舒
巷
城
的
小
說
︽
鯉
魚
門
的
霧
︾、
︽
太

陽
下
山
了
︾
等
，
都
是
學
界
公
認
的
香

港
文
學
經
典
作
品
之
一
，
它
們
都
保
留

了
昔
日
香
港
西
灣
河
和
筲
箕
灣
一
帶
的

人
文
景
觀
。
黃
谷
柳
的
︽
蝦
球
傳
︾
寫

及
四
十
年
代
的
灣
仔
和
屯
門
，
對
低
下
層
市
民
的

生
活
有
很
深
刻
反
映
，
其
對
當
年
殖
民
地
統
治
下

的
社
會
也
有
很
具
批
判
性
的
寫
實
描
述
，
還
有
侶

倫
、
何
達
、
海
辛
、
藝
莎
等
人
的
詩
或
文
，
過
去

我
已
在
別
的
地
方
介
紹
過
，
這
裡
不
擬
重
複
，
若

站
在
保
存
香
港
地
方
描
述
的
角
度
看
，
這
些
文
學

作
品
也
可
有
文
學
以
外
的
欣
賞
角
度
。

香
港
的
地
方
故
事
，
有
部
分
也
保
存
在
香
港
電

影
中
，
例
如
五
六
十
年
代
的
粵
語
片
或
七
八
十
年

代
的
新
浪
潮
電
影
，
可
供
回
顧
的
材
料
實
在
很

多
，
站
在
教
育
的
角
度
而
言
，
這
些
香
港
地
方
故

事
都
是
很
好
的
素
材
，
讓
學
生
認
識
香
港
的
過

去
，
引
發
今
昔
的
比
較
和
反
思
，
以
至
再
進
一
步

探
討
文
藝
形
式
的
轉
化
。

除
了
知
名
作
家
和
香
港
文
學
經
典
中
的
作
品
以

外
，
香
港
過
去
還
有
許
多
無
名
作
家
，
也
留
下
許

多
香
港
地
方
故
事
，
散
見
於
昔
日
的
報
紙
和
雜
誌

中
，
部
分
也
有
很
高
的
可
讀
性
，
但
由
於
種
種
原

因
而
散
失
，
未
能
好
好
整
理
，
對
香
港
文
學
的
教

育
和
研
究
有
承
擔
的
朋
友
來
說
，
無
疑
是
一
項
挑

戰
。 香港的地方故事

陳智德

詩幻
留形

在我的童年時代，許多人漂浮在高處，放射出
燦爛的光芒。雷鋒就是其中之一。
漂浮在空中的雷鋒戴 綠色的棉軍帽，臉上綻

放 親切的笑容，手裡握 衝鋒鎗或者紅寶書。
猶如升上空中的半身銅像，他的下半身總是消失
在耀眼的光芒裡。剩下的部分哪裡去了呢？我有
時會癡癡地想，但遲遲沒有猜到謎底。
七十年代初的兒童生活於嘹亮的軍歌中，面對
非黑即白的世界，心靈像鄉村原野一樣簡單。

對於在東北郊區長大的我來說，人永遠屬於兩個
行列：好人與壞蛋，朋友與敵人，英雄與叛徒。
漂浮在空中的雷鋒既然放射出燦爛的光芒，就肯
定是好人；是好人，就應該學習：
學習雷鋒好榜樣

忠於革命忠於黨

愛憎分明不忘本

立場堅定鬥志強

唱 雄壯的歌曲，我們走在學習雷鋒的路上。
可是，到底應該做些什麼呢？在很長時間裡，這
對於包括我在內的小學生們是個過於複雜的問
題。最初，我們滿足於想像自己如何學習雷鋒。
由於老師經常朗讀雷鋒的日記，校園裡自然而然
地興起了日記熱。無數小學生在日記中虛構了自
己勤奮學習、艱苦樸素、不斷做好事的情節，然
後把日記放在顯眼的地方，等待別人去發現。可
是，需要發現的日記太多，肯去發現的人又太

少，日記潮很快就消退了。這對於擅長寫作的我
影響不大，因為我另有法寶。在接下來的日子
裡，我寫下了大量的作文，虛構出無數源於我的
「好人好事」。雖然我和其他的孩子一樣喜歡逃
課、打架、玩戰爭遊戲、對 老師的背影做鬼
臉，但作文中的我卻是「好人好事」的化身。我
虛構出各種危險和不危險的情境，想像自己如何
親切地關懷他人：在綠蔭環繞的農場大院，在繁
忙的化工廠生活區，在從郊區開往城市的公共汽
車上，一位小學生忙碌地做 有益於人民的事，
像雷鋒那樣為自己的時代增光添彩。這些有聲有
色的故事讓那所農場小學的老師們興奮不已，他
們不斷將我的作文推選為範文，交給班上最漂亮
的女孩子朗讀。在我虛構生涯的鼎盛時代，學校
裡經常可以聽見朗讀這些故事的聲音。我佯裝謙
虛地行進在校園裡，實則經常覺得自己的身影越
過了東北大地上的所有白楊樹，光芒四射地漂浮
在空中，可以面對面地對 雷鋒微笑。當然，有
時想到自己不過是個虛構的好人，難免會感到羞
恥。可是，老師需要範文，學生喜歡故事，我只
好繼續我虛幻的空中之旅。最後，一個意外事件
打斷了我的飛行生涯：在一篇作文中，我虛構了
自己攙扶老太太上公共汽車的情節，本以為會獲
得老師的表揚，卻意外地招致嚴厲的批評：「雷
鋒對待同志像春風般溫暖，遇到敵人如秋風掃落
葉般無情。你攙扶的老太太是無產階級，還是地

主和資本家？這世界上哪有無緣無故的愛？不要
忘記自己的立場！」
閱讀 老師尖銳的評語，我感到自己立刻從空

中跌到地面上。幻覺消失了，一個叫王曉華的人
被打回了原形。回到地面的我感到沮喪而踏實，
知道自己可能永遠無法達到雷鋒的高度，注定只
能仰視它飄在空中的形象。我決定告別美化自己
的文字生涯，做些實實在在的好事。當時，在東北
的校園裡，學生做好事的主要方法差不多千篇一律
——幫助班級修理桌椅。在那個流行戰爭遊戲的年
代，教室裡的桌椅大都處於殘疾狀態，這讓我看到
了成為好人的巨大機遇。放學以後，我常常留在
教室裡，不斷將釘子錘進桌椅中，盡可能吸引老
師們的注意。每當老師出現，就裝作心無旁騖的
樣子，偷偷用眼睛的餘光掃描老師的表情。
就這樣，在叮叮噹噹的敲擊桌椅的聲音中，我

升上了當地的中學。那所中學位於偏遠的郊區，
條件簡陋，擁有眾多缺胳膊斷腿的桌椅。在教室

裡巡視一番後，我心中再次誕
生了做大事的雄心壯志。從
此，很多人都目睹了我修理桌
椅的身姿。努力了大半年後，
班主任開始找我談話：「組織
上已經決定讓你加入紅衛兵，
希望你戒驕戒躁，不斷進
步。」此後，我放學後留在教
室裡的次數越來越多，錘擊桌
椅的聲音也愈發響亮了。有
次，疲倦的我竟然在桌椅間睡
了。醒來時，天依然是亮

的，透過窗子還可以看見環繞
校園的榆樹林和艷麗的晚霞，

可是教室的門卻被老師鎖上了。這自然難不倒身
手敏捷的我。我輕鬆地跳上窗台，瀟灑地飛出教
室。就在我落下地面時，班主任恰好經過。看到
她眼睛裡的失望，我知道自己再次演砸了，耳邊
似乎想起了雷鋒的責備聲，心中誕生了些許荒誕
感：隱去了下半身的雷鋒沒有缺點，是各種優秀
品質的化身，想做雷鋒的我卻總是暴露出各種私
心雜念，注定不能像雷鋒那樣升上高處。
經過漫長而曲折的學雷鋒之旅，我終於在初中

畢業前戴上了紅衛兵袖標。紅色的袖標鮮艷奪
目，與郊區的質樸風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戴
它，我感到自豪而羞澀。不過，這種複雜的感覺
沒有持續多久。就在我加入紅衛兵數天之後，文
化大革命宣告結束，紅衛兵袖標也被學校收回。
失去了紅袖標的我走在白楊樹守護的鄉村道路
上，神情恍惚，若有所失。抬頭望去，雷鋒似乎
已經不再漂浮在空中。

（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

漂浮在空中的雷鋒

■雷鋒戴 綠色的棉軍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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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雷鋒好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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